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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是实现个人发展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新业态
下骑手职业群体的发展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在案例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所获得的数据，

对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进行比较研究，并使用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稳定性对骑

手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研究发现：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在职业收入与保

障、择业动机、职业流动情况、职业认同度、城市归属感等方面存在差异；

同时，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生活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均存在显著影响。基于研

究结果，本文就骑手的职业稳定性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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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互联网科技进步和外卖行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青年就业结构的变化，也

催生出一种被俗称为 “骑手”的全新职业———网约配送员。网约配送作为

“互联网 ＋服务业”和 “智能 ＋物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不仅符
合新兴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让普通民众生活更加便利，顺应了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近年来，骑手职业群体规模不断增大。

以美团外卖骑手为例，２０１８年注册骑手数为 ２７０万人，比 ２０１７年增加近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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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① ２０１９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 ３９８７万人，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２３３％；②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美团骑手总数达 ２９５２万人，同比增长
１６４％。③ ２０２０年８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新

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提到，预计未来 ５年网约配送
员的需求量约为３０００万人。④

作为一种新型职业，骑手凭借入行门槛低、工作时间灵活、工作环境自

由、收入较高等优势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地区的青年劳动者，但他们与互联

网平台之间形成的较为特殊的就业—雇佣关系，在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和社

会保障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骑手职业稳定性较差的负面新

闻屡屡发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就业稳定性不仅会影响劳动者自

身的职业发展信心以及对未来的生活预期，而且会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和社

会稳定。因而，探究骑手职业稳定性及其影响，既具有推进学术研究的理论

意义，也具有关注社会问题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由于骑手作为一种近乎全新的职业出现在中国社会中的时间并不长，关

于骑手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相关研究集中在网络平台与骑手的雇佣

关系、时间控制和劳动剥削等方面，较少关注职业稳定性对他们职业发展前

景和生活预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骑手与新一代青年农民工、新业态青年

劳动者之间存在较多相似之处，梳理新一代青年农民工、新业态青年劳动者

等群体的生活预期和职业稳定性研究，亦对了解骑手的职业稳定性及其影响

有所帮助。故而，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围绕骑手职业群体、职业稳定性、生活

预期三个主要内容展开。

（一）骑手职业群体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关于骑手职业群体的学术研究较少，且多数研究基于个案访

谈分析，覆盖全国的调查较为少见。朱迪等使用覆盖全国外卖骑手调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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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

析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０８／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３７４９３ｈｔｍ，２０２２年 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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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发现，多数外卖骑手对工作持比较满意的态度，在 “领导和同事关系”

“工作自由程度”“工作环境”“收入及福利待遇”四个方面都有比较高的

满意度。① 但看似令人满意的骑手工作，就业质量脆弱性也非常明显。第

一，骑手缺乏劳动技能，主要依靠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长时间简单重复的低

技能工作增加个人收入，骑手无法通过技能的提升实现劳动回报的增值，其

职业发展空间受限。② 第二，骑手与网络平台企业信息资源不对称，面临谈

判地位弱势、被平台算法压榨等困境。③ 第三，由于骑手行业高度依赖互联

网的衍生产业，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不断挤压骑手的职业发展空间，

大大增加其职业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④ 也有学者认为骑手职业群体出现上

述困境的真正原因还是在制度层面，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大部分在流

入地工作的骑手受到制度环境的限制，许多骑手无法被纳入城镇正规就业系

统。⑤ 尽管上述研究并未直接涉及骑手职业稳定性及其对生活预期的影响，

却关注到了影响骑手职业稳定发展的显性和隐性风险，也暗示骑手职业群体

虽然看似摆脱了传统农民工群体的困境，但距离真正的体面就业还有较大差

距，需要更为深入地探讨他们的职业稳定性。

（二）职业稳定性及生活预期的相关研究

职业稳定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概念，通常无法采用直接测量的方

法。不同领域的学者通过构建指标测量体系来测量职业稳定性，学界尚未形

成统一概念。综合以往研究成果不难看到，劳动合同期限、⑥ 劳动者就业稳

定性自评、⑦ 工作转换次数⑧等是最常用的测量指标。由于采用的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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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相同，关于职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研究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择业动机和职业规划、职业培训

状况对其职业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① 也有研究关注到工作距离、工作年限

是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② 还有研究发现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单位状况 （企业规模）、入职门槛也会影响农民工或青年劳动者的职业稳定

性。③ 然而，也有研究者利用回归模型以全国青年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发现

我国青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与性别、城乡、所处地域经济水平和婚姻状况

等个人情况无关。④

生活预期一般是指个体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预判或预期。⑤ 有学者从经济

状况、社会福利保障状况、个体健康情况以及城市流动性四个维度探讨生

活预期的作用机制。⑥ 生活预期在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存在比较大的

差异，在以往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生活预期与职业和收入的联系较为密

切，一般认为稳定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有利于农民工群体获得更好的生活

预期。

关于职业稳定性与劳动者生活预期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开展过一些研

究。Ｄｒｏｂｎｉｃˇ等利用芬兰、瑞典和英国等 ７个欧洲国家的生活质量调查数据
发现，稳定的工作对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职业发展前景会通过工作

满意度间接作用于生活满意度。⑦ Ｃａｒｒ等研究发现稳定性较差的工作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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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作用。① 以澳大利亚劳动者为调查对象的

研究发现，从事临时性工作或劳务派遣等非长期性工作的雇员的工作满意

度明显低于永久雇员，② 这可能是因为临时性工作加剧了劳动者工作的不稳

定感，从而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产生了负面影响，③ 即自我感知到的

职业不稳定影响了个体生活预期。Ｏｒｉｇｏ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只要个体工作
稳定感低，自我感知到有失业风险，不论是临时雇员还是永久雇员，其生

活满意度均较低，临时雇员和永久雇员的生活满意度在统计意义上无显著

差异。④

国内关于职业稳定性对生活预期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多数研究集中关

注职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对农民工或青年劳动者生活预期的影响。有研究指

出就业状态、工作合同性质、工作时间、保险水平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

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⑤ 林晔等曾以泉州市农民工群体为分析对象，研

究发现工作稳定性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⑥ 这可能是因为大部

分农民工都是短期工，他们已经习惯了找工作—辞职—再找工作这一循环方

式，在他们眼中工作都是暂时的，失业也是暂时的，正式稳定的工作并不能

增加他们的生活幸福感或者提升他们的生活预期。⑦

已有研究虽然对就业稳定性及其与生活预期的关系进行过一些探讨，但

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一是，大部分既有研究对象仅涉及某一区域或者聚焦

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分析全国范围的新职业群体 （骑手）的职业

稳定性及其影响的研究较少；二是，由于样本、研究方法、研究时间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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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职业稳定性与生活预期的关系尚未有定论，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加以

佐证；三是，关于骑手的研究主要涉及劳动保障、① 择业动机、② 社会认同

（包括职业认同和城市认同）、③ 就业质量④和社会流动，⑤ 缺少对骑手内部

差异的区分，将骑手分为专职和兼职两个不同类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剖析和理

解这一新型职业群体。本文重点比较的是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之间的差异，

尽管这两个职业群体大多属于新一代的农民工青年，其就业的稳定性整体不

高，但就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而言，兼职骑手做出兼职的选择，其职业不稳

定的意涵更加明显。因此，本文首先分析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美好生活预期的

影响，再分析他们在职业发展上影响机制的差异，包括职业前景满意度和职

业前景信心。

三、资料来源和变量测量

（一）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资料分为数据资料和访谈资料。数据资料来源于全国新职业

青年调查，该调查由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

织实施。调查对象为１８～４５岁的新职业青年，来自全国 ３１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本研究选用其中以外卖骑手为主要职业的样本，有效样本为 ６１９６
个，其中男性占９０８％，女性占９２％；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 ２９９２岁。在
展开全国范围问卷调查的同时，课题组在全国 ２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针
对骑手进行了个案访谈和焦点组访谈，个案访谈使用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共

计获得２３６份骑手的个案访谈资料。在访谈过程中，对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
有所区分，涉及他们对职业发展和生活预期的看法，这些访谈资料作为本文

的研究材料，为数据分析提供更好的经验支撑。

（二）研究设计和变量描述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是使用访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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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判断骑手职业群体的就业、生活、保障等内容，并从中提炼出能够与

定量研究相互支持的研究证据。在定量研究中，使用统计模型分析调查数

据，加以佐证。本文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一般线性回归和定序逻辑回归模

型。一般线性回归模型作为多个学科常用的研究方法在此不做赘述。与一般

线性回归模型不同，定序逻辑回归模型是为了分析不太容易用定距测量却又

高于定类测量的变量，也就是为定序变量所设定的统计分析模型，从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开始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其分析理念是在
满足比例优势假定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ｏｄｄｓ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的基础上，以 Ｌｏｇｉｔ函数为
连接函数，将类似于优、良、中、差转化为基于累进分布的概率分割

点，如：

优在调查问卷中标记为１，其概率转化为 ｌｏｇ
Ｐ优

Ｐ良 ＋Ｐ中 ＋Ｐ差

良在调查问卷中标记为２，其概率转化为 ｌｏｇ
Ｐ优 ＋Ｐ良
Ｐ中 ＋Ｐ差

中在调查问卷中标记为３，其概率转化为 ｌｏｇ
Ｐ优 ＋Ｐ良 ＋Ｐ中

Ｐ差
定序逻辑回归通过观测样本的极大似然估计值来估计参数，而不是使用

一般线性回归的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参数，因而在一般线性回归不能很好估计

的定序变量中有广泛的应用，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统计分析模型。

本文所关注的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如下。

１因变量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本文将其分解为生活预期和

职业发展预期两个层面。在社会学研究中，经济社会地位能够显著地正向预

测当下的生活满意度，① 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往往是通过与自身情况对比做出

的判断，即主观判断自己现在的生活情况比未来更好或更差。在社会调查中，

由于一些客观指标难以准确获得，个体感知往往更能够反映真实情况。②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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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感知是一个主观性指标，却会受到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客观指标的影

响，① 而收入、教育、职业等指标也是判断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关键性

指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经济社会地位的预判能够体现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

预期。基于此，本文将生活预期操作化定义为对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地位的

预判。

职业在社会学研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是社会结构、不平等

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中心概念。特别是在复杂的现代性社会，社会分层和

社会流动大部分都把职业作为界定社会地位的首选标准。其原因主要有

两个。一是沿袭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传统和习惯。在涂尔干、马克

思、韦伯、帕森斯的理论中，职业及其代表的社会分工都是理解社会变

革和界定社会功能的关键性概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职业在经验

研究中更容易操作和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往往

是科学研究的难点，职业的概念比其他社会指标的概念更容易界定，职

业变量在社会调查等操作化过程中更容易清晰表达和测量。职业发展预

期不仅与职业本身，而且与个人和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和变化趋

势紧密相连。因此，本文的职业发展预期指骑手对职业发展的看法，在

模型中操作化为 “职业前景满意度 （自评）”和 “职业前景信心 （自

评）”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在问卷中均有直接涉及，前者为定距变量，

后者为定序变量。

２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职业稳定性。事实上，根据以往研究测量职业稳定性所

采用的主要指标，即便是专职骑手，职业稳定性也不太高，兼职骑手的职业

稳定性更弱。在充分考虑骑手职业特点的基础上，本文将职业稳定性操作化

为职业状态、失业评估 （自评）、劳动合同三个指标。其中职业状态指骑手

是兼职骑手还是专职骑手，为二分变量；失业评估 （自评）指骑手自我评

估未来６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为定序变量；劳动合同指骑手是否和企业或
平台签订了劳动合同，为二分变量。

３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骑手的年龄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月收

入水平、工作时间 （包括工作年限和每天工作时长）、职业认同情况、城市

归属感、健康状况。具体指标请参照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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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值 均值 标准差

年龄组
１＝１８～２０岁，２＝２１～３０岁，３＝３１～４０岁，４＝４１～

４５岁
２４４ ０７０

婚姻状况 ０＝已婚，１＝未婚 ０４６ ０４９

受教育程度
１＝小学及以下，２＝初中，３＝高中 （中专或职高），４＝

大专，５＝本科及以上
２９７ ０９４

月收入水平

１＝２０００元以下，２＝２０００～３９９９元，３＝４０００～５９９９元，

４＝６０００～７９９９元，５＝８０００～９９９９元，６＝１万元 ～１５

万元 （不包括 １５万元），７＝１５万元 ～２万元 （不包括

２万元），８＝２万元以上

３０２ １０３

工作年限 赋值 １～１２分 ２６６ ２０６

每天工作时长 １小时及以内至 １５小时依次赋值 １～１５分 １０００ ２５２

职业认同情况
１＝非常不认同，２＝比较不认同，３＝比较认同，４＝非常

认同
３１１ ０６９

城市归属感 ０＝无城市归属感，１＝有城市归属感 ０５８ ０４９

健康状况
１＝非常差，２＝比较差，３＝不好不坏，４＝比较好，５＝

非常好
３５７ ０９９

失业评估

（自评）

１＝未来 ６个月内完全有可能失业，２＝６个月内有可能失

业，３＝６个月内不太可能失业，４＝６个月内完全不可能

失业

２４５ １０１

职业状态 ０＝专职骑手，１＝兼职骑手 ００９ ０２９

劳动合同 ０＝未签订劳动合同，１＝签订了劳动合同 ０９４ ０２９

生活预期 五年后社会经济地位等级 １～１０级，分别赋值 １～１０分 ５９４ ２６５

职业前景满意度

（自评）
满意度打分 １～１０分，分别赋值 １～１０分 ６４７ ３０８

职业前景信心

（自评）

１＝非常没信心，２＝不太有信心，３＝比较有信心，４＝非

常有信心
２９５ ０７９

　　
·９７·

田　丰　王　璐：职业稳定性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



四、主要研究发现

本文的研究发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使用描述性数据分析结果

和个案访谈资料来比较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之间的差异性；第二个部分在

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使用一般线性回归和定序逻辑回归进一步探求职业稳

定性对生活预期、职业前景满意度 （自评）和职业前景信心 （自评）的

影响。

（一）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的比较

研究发现，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差异较大，本文主要关注骑手的收入、

社会保障、工作流动、工作动机、工作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等几方面。具体分

析如下：

１专职骑手的收入高于兼职骑手，所有骑手的社会保障均不完善
数据分析发现，专职骑手和兼职骑在收入上存在一定差距，６５７６％的

专职骑手月收入集中在 ４０００～７９９９元，６６５０％的兼职骑手月收入集中在
２０００～５９９９元，专职骑手的收入整体高于兼职骑手。其原因在于骑手收入
类似于计件工资，与派送单数挂钩，专职骑手工作时间较长，每天能够持续

稳定派送的单数较多，收入整体较高。而平台为了维系稳定的骑手队伍，在

单价上对专职骑手也有 “照顾”，当然也对他们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工作时间

和工作数量的要求。

临时工是每单４块钱，然后长期工是每单 ５块钱，所以说不一样。
长期的话每个月必须要送多少单以上，然后对短期工这种兼职也有要

求，不过要求特别低。（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２ＪＺＱＳ１）
兼职和全职在每单的金额上相差一块钱。还有就是 （平台）每天

对每个站点有全职人数要求，要求必须有多少个骑手在岗，然后送够一

定的单数，不然这个站点就会被取消。像是正常公司里面那种绩效，相

应的人数完成最低要求的单数才能达到 （平台）那个份额吧。（访谈资

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２ＪＺＱＳ２）
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在收入上的差异可以说是平台有意为之，在社会保

障上却没有显著差异，不论是专职骑手还是兼职骑手的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

均不容乐观。调研发现，大部分骑手只缴纳了意外伤害险，缴纳五险一金的

骑手占比偏低。具体来说，在被调查的骑手中，只有四成的骑手缴纳了医疗

保险和工伤保险，不足 ３０％的骑手缴纳了养老保险，２５％左右的骑手没有
缴纳任何社会保险。从访谈情况来看，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本应由用人单

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保险费用，变成由骑手自己负担，一些骑手对缴纳社保

并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无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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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也没什么福利，吃住都是自己 （管），车子也是自己的，只有

意外险，不过也是自己出钱交的啦， （公司／平台）不可能那么好帮你
交的。（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２ＺＱＳ１）

做骑手之后就没有社保了， （公司／平台）只是交了个人意外险。
（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２ＺＱＳ２）

不管是兼职还是全职 （骑手），就是没有五险方面的福利，只有一

个意外伤害险。（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２ＪＱＳ３）
当然另外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不缴纳保险可以增加当期的收入，从以往农

民工都更倾向于选择少交社会保险增加当期收入的意愿来看，不交社会保险

在一定程度上也沿袭了农民工群体的特点。

２骑手提供了向上流动的职业机会，专职、兼职骑手差异不大
职业是判断个人社会地位的关键性指标，也是衡量社会流动的主要依

据。国内外职业分层相关的研究较多，国内学者一般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

将职业分层的等级由高到低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企业管理者 （经理人

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

自雇佣者、农民以及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由于骑手以互联网为媒介，往返于

商家和顾客之间，提供配送服务，故将骑手归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① 从

劳动的自主权、劳动报酬等方面来看，骑手等新型职业群体在职业分层中

的排序要高于传统的工厂工人和自由职业的劳动者。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

显示：３５９３％的专职骑手和 ２４４７％的兼职骑手的上一份工作为工厂工
人；１７０１％的专职骑手和 ２０６５％的兼职骑手曾是自由职业者。由此，从
职业分层的角度看，５２９４％的专职骑手和 ４５１２％的兼职骑手在职业阶层
上是向上流动的。当问及 “和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你认为自己五年后

的社会经济地位将在哪个等级？”时，分别有 ４９６％的专职骑手和 ４８５５％
的兼职骑手认为自己五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将有所提升。这也反映出骑手

职业地位的提高为他们带来了更高的生活预期，尽管向上流动的幅度相对

有限。

３入行门槛低、工作时间自由是专职、兼职骑手的主要择业动机
４６３７％的专职骑手和 ４４４４％的兼职骑手在做骑手前均有其他全职

工作，专职骑手 （２８３４％）和兼职骑手 （２７１８％）认为 “入行要求

比较简单”是他们选择加入骑手行业的第一原因。 “能兼顾家务、照顾

家人”是专职骑手 （２４００％）和兼职骑手 （２６３２％）选择骑手职业
的第二原因。“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和 “可以挣外快”分别是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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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 （２３８１％）和兼职骑手 （２５１０％）选择这份工作的第三原因。可
以看出，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选择骑手职业关注的多是一些现实性因

素，对未来生活的考虑相对较少，尤其是对自身职业成长与晋升的关注

较少。

正是由于骑手对自身职业成长与晋升的关注较少，他们对工作满意度的

关注也比较集中在其他方面，比如骑手对与领导及同事的关系、工作的自由

程度、工作环境、与个人兴趣相符程度和收入及福利待遇的满意度较高，分

数均在６５分以上 （满分为１０分），也佐证了自由的工作环境、较高的收入
是骑手职业的主要吸引力。而评分最低的是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对社会地位

的自评得分，分别为６０３分和５７５分，这表明骑手职业并没有办法改变农
民工不断下降的社会地位。①

４专职骑手职业认同度高于兼职骑手，后者的城市归属感更弱
职业认同是个人对其职业生涯的认知和体验，② 数据分析显示，兼职骑

手对骑手职业持 “认同”态度的占 ７９８％，专职骑手认同该职业的比例为
８７７％，说明专职骑手对该职业的认同度更高。这可能与骑手们最初的工
作预期有关，大多数青年选择骑手职业是为了追求自由的工作时间和较高

的收入，而专职骑手的工作环境和收入达到了其职业预期，这在访谈中也

有所体现。

我对这份工作基本满意，最初来做骑手也是因为工资比较高，压力

不太大。（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３ＺＱＳ３）
但对兼职骑手而言，由于本身并没有长期从事骑手工作的打算，在职业

预期上也没有体现出强烈的意愿，更多的是骑手的职业特点满足了他们的实

际需求，比如用工灵活、补贴家用等。

我对这个工作还是挺满意的，最初是为了补贴家用，因为我这个

工作时间如果找别的兼职工作的话，怎么说呢？不适合吧。我们那边

儿是因为轮岗，不一定是哪个，不会具体到每天，会有休息的时间。

所以骑手这个工时间对我要求没那么严，比较适合我。 （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０１２３ＪＱＳ４）
当问及 “是否感觉自己不属于这坐城市？”时，分别有 ４１２０％的专职

骑手和４７３５％的兼职骑手同意这一说法。也就是说，超四成的骑手对所在
城市没有归属感。这可能与骑手的工作特点以及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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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有研究发现，享有的福利越多、工作时间越短、加班频率越低的农民工

认为自己的职业社会地位越高，对其城市归属感有显著正向影响，① 这显然

与骑手长时间重复性工作、社会保障不完善的实际状况不符，这些情况会削

弱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同时，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大部分不在

户籍地工作的骑手无法享受与本地劳动者完全一致的福利及待遇，制度性排

斥也会进一步弱化骑手的城市归属感。

（二）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

从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的描述性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既存在不

同之处，也存在相似之处，那么骑手的不同职业状态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内容。

１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生活预期的影响
表２报告了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生活预期影响的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整个模型的 Ｒ２值为 ０２１４。首先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年龄、月收入水
平、婚姻状况、五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每天工作时长、工作年限、健康状

况、职业认同情况等变量影响显著。与职业稳定性相关的三个变量对生活预

期的影响均较显著，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骑手的失业

评估 （自评）、合同签订情况均与其生活预期呈显著正相关。让人颇感意外

的是，兼职骑手对未来生活的预期高于专职骑手，这可能是由于骑手职业风

险较大、社会保障不完善、工作辛劳等特点导致行业的整体稳定性较差。一

些退役的专职骑手均表示不会再考虑从事类似的工作。而兼职骑手本身具有

其他正式工作，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只是业余时间做骑手，对自身的生活

预期更好。

我应该不会再考虑骑手工作了，因为我跟你说过，就是暂时性的，

除非说我这边没什么事情干了，真的是家里面也出问题了，然后可能会

选择高工资的一个行业。家里没有什么事情，我是不会选择这个行业

的，因为我知道，这对我们是比较危险的，现在我也不需要这种危险的

工作了，因为这种工作确实是拿生命去换的，其实说白一点，比较辛

苦，其实没有必要去。你知道这份工作就行了，没有必要去干。（访谈

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３ＺＴＹ１）
没想过再回去做骑手。因为第一点，骑手在外面天天刮风下雨都要

忍着。第二点就是，没有保障，甚至说是交通事故时刻伴随着骑手。还

有一点就是，客人投诉，只要有一个投诉，骑手的工资就少两百，所以

说是很不人性化，这些东西 （骑手）说白了就只是一个跳板。它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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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你长期的 （工作）。没人会愿意一辈子天天都出去风吹日晒雨淋，

所以说是骑手工作只是一个过渡。（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３ＺＴＹ２）
其次，根据模型结果可以看到，失业评估 （自评）每增加一个单位，

即失业可能性每降低一个单位，骑手的生活预期增加 ０２６５个单位，这意味
着骑手认为自己失业可能性越小，对生活预期越好，也证明了职业稳定性的

影响。

最后，签订合同的骑手的生活预期好于未签订合同的骑手，这是因为合

同作为劳动者自我保障的关键工具，签订过合同的劳动者的权利可以得到应

有的法律保障，而未签订合同的劳动者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表２　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生活预期影响的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生活预期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４４

（００３２）

年龄组 （以 １８～２０岁为参照）

２１～３０岁
－０４３４　

（０１３８）

３１～４０岁
－０４１１　

（０１４８）

４１～４５岁
－０５１７　

（０１８５）

月收入水平
０５７０

（００６７）

婚姻状况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８）

城市归属感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３）

一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５）

五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
０１９９

（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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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生活预期

每天工作时长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工作年限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健康状况
０５１９

（００３３）

职业认同情况
０９５９

（００４８）

职业稳定性

兼职骑手
０３３９

（０１０４）

失业评估（自评）
　０２６５

（００３３）

签订了劳动合同
０３７７

（０１３２）

常数项
－４６０８

（０５６６）

Ｒ２ ０２１４

Ｎ ６１９６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代表 ｐ＜０１０， 代表 ｐ＜００５，代表 ｐ＜００１，

代表 ｐ＜０００１。下文表 ３与此相同。

２职业稳定性对骑手职业发展预期的影响
表３模型１所列的数据是以 “职业前景满意度 （自评）”为因变量的一

般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年龄

（４１～４５岁）、每天工作时长、工作年限、健康状况、一年内继续从事该职
业、五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职业认同情况、失业评估 （自评）、签订了劳

动合同等变量对骑手的职业发展预期具有显著影响，而城市归属感对其职业

发展预期无显著影响。

骑手这个行业没有上升空间。像站长，说白了就是跑的时间长了，

和上面的人熟了……就是这样子的。不过有从骑手做上来的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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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是骑手的，骑手做上来的少，大多都是商家指派的。所以

（骑手职业）就没什么上升空间。（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３ＺＴＹ３）
对，大家都干不久，一般我看专门跑大城市那种干得时间久点，干

两三年就很多了，但是你说小城市，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抱着 “我现在没

有事，我找个事情干”的新想法，这个东西来钱快，也不需要什么经

验，我是本地人，如果是在本地没有工作，又对路熟，就可以了，也好

干。如果说我去大城市，我对路不熟，还是很难操作的，所以很多人大

部分都是找个事情干，而不是说长久干。因为这个工作比较危险。像那

会下雨天，路滑，虽然说下雨看我们这样穿着雨衣，但是雨往脸上打，

我摔过好几次，一下不注意刹车没刹住，撞到别人车上你还要赔他钱，

还是挺危险的。（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３ＺＴＹ４）
失业评估 （自评）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骑手职业前景满意度具有正

向显著影响。具体来说，骑手的失业风险自评越低，其职业前景满意度越

高；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职业前景满意度更高，表

明职业稳定性是提高劳动者职业前景满意度的重要条件。总的来看，职业稳

定性对骑手职业前景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在调研过程中，也有骑手表示如

果能够稳定地在该行业长时间地工作，骑手的职业发展是可以向上预期的。

我觉得骑手职业还是有上升空间的，骑手的流动性很大，（但）如

果你真的能在一个站点做２年到３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觉得他总得把
你至少提拔成副站长，或者是班长，然后再往上或者是怎么样，这算是

一个可能的晋升之路。（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１２３ＪＴＹ１）
表３模型２是以 “职业前景信心 （自评）”为因变量的定序逻辑回归模

型的分析结果。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年龄、月收入水平、婚姻状况、每天

工作时长、工作年限、健康状况、职业认同情况、城市归属感等变量的基础

上，在职业稳定性变量的三个维度中，做兼职骑手和签订了劳动合同对骑手

的职业前景信心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即便是专职骑手和签订了劳动合同

的骑手，他们对职业前景的信心也比较低。失业评估 （自评）对骑手的职

业前景信心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失业风险可能性每降低１个单位，骑手的职
业前景信心提高的可能性增加３８％。

表３　职业稳定性对骑手职业发展预期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一般线性回归 模型 ２：定序逻辑回归

职业前景满意度 （自评） 职业前景信心 （自评）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６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９）

·６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续表

变量
模型 １：一般线性回归 模型 ２：定序逻辑回归

职业前景满意度（自评） 职业前景信心（自评）

年龄组

（以 １８～２０岁为参照）

２１～３０岁
－０１０６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６　

（０１２１）

３１～４０岁
－０２１８　

（０１５７）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１）

４１～４５岁
－０４１９　

（０１９６）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４）

月收入水平
　０２６０

（００６９）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８）

婚姻状况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１）

０１３１

（００５１）

每天工作时长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工作年限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健康状况
　０４１１

（００３５）

　０３６１

（００３０）

一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
０３８７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７

（００６５）

五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
　０４９９

（００７３）

　０５９０

（００６１）

职业认同情况
　１５８６

（００５１）

　２０７５

（００５０）

城市归属感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６）

－０２７９

（００５５）

职业稳定性

兼职骑手
－００５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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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 １：一般线性回归 模型 ２：定序逻辑回归

职业前景满意度（自评） 职业前景信心（自评）

失业评估（自评）
　０５５０

（００３５）

　０３２５

（００３０）

签订了劳动合同
　０６８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６）

常数项
－５１５４

（０５９７）

Ｒ２ ０３５０ ０２５４

Ｎ ６１９６

　　

五、讨论

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不仅是决定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也是决

定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影响因素。骑手

作为新职业群体，其产生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的时代特征，

却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骑手职业群体在就业稳定、工作环境、

职业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争议，这些争议早已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重要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到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之间差异的相

对较少，由于缺少相关的调查数据，有关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对生活预期和

职业发展的定量研究更是比较少见。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重点探讨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之间的差异性，进而分析职业稳定性

对骑手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

综合之前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到，骑手职业群体在中国社会大规模出现具

有特定的时代特点。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他们不再满

足于在流水线上像机器人一样终日劳作，入行门槛低、工作时间自由、收入

较高的骑手职业对他们而言更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是不少骑手之前都有在

工厂务工的职业经历，他们感受到了骑手职业的 “高收入”和 “自由度”，

忽略了职业稳定性、工作环境、职业保护和社会保障上的不足。尤其是职业

稳定性方面，在骑手群体整体职业稳定性不强、职业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

还出现了更为不稳定的兼职骑手。众所周知，职业稳定性不足带来的隐患较

多，会大大降低相应职业群体的生活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但在调研中发现

兼职骑手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要高于专职骑手。其原因在于，兼职骑手本身并

未将职业发展寄托于目前所从事的工作，而是将其当作人生发展的 “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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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悖论却又合理的现象。当然，这种悖论也意味着

兼职骑手的职业发展目标与当下所从事的工作并不一致，他们之所以存在，

也是受制于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

研究还发现，兼职骑手和专职骑手的职业稳定性带来的差异，除收入

外，其他方面的差距并不明显，这背后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者们深入思考。

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催生了以骑手为代表的新职业群体，但整个社

会制度对新职业群体的保护并不充分，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和产业依附性。新

职业群体本身的发展前景并不能真正突破传统社会制度的瓶颈，反而被框定

在外卖配送的职业范畴内，导致专职骑手寻找更好职业发展机会的动力和愿

景都不足。兼职骑手只是将这一段职业经历当作人生的一个过渡，他们能够

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探寻未知的人生历程。在职业前景信心上，专职骑手和

兼职骑手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根本原因还是他们对职业发展的前景并不看

好，只有不到５％的专职骑手和 ６％的兼职骑手看好骑手的职业前景，在较
低水平的职业前景下，他们之间自然也就很难再出现显著的差异。从骑手的

职业前景满意度来看，合同保障和失业风险判断影响显著，这又回到了传统

意义上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议题的框架之下，呈现与之类似的特点。这个发现

背后的原因和形成机制极为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整体对劳动者的

漠视依然存在。骑手作为新职业群体不过是互联网产业的螺丝钉、资本逐利

的工具，从流水线的机械劳动变成了算法困境下的数字劳动，这与他们在制

造业里所处的境遇近乎一致。若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劳动者的立场和定

位，骑手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终将难以实现。

互联网新业态对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

大量的新型就业机会，尽管类似骑手的职业稳定性依然堪忧，但这些职业却

为部分劳动者提供了获得比传统制造业更高收入的机会和更自由的工作模

式。但骑手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职业前景和职业保障，只有在骑手职业不被当

作资本的工具，也不再被青年劳动者视为职业发展过渡期的跳板时，才能构

建出清晰、明朗的发展空间，使骑手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

因调查样本和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浅析了职业稳定性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影响，对其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及影响机制的分析并未全面

展开，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有进一步的拓展。

（责任编辑：温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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